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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瘦了，我都瘦了。”老大对着镜子龇牙咧嘴，一边伤感

地捏捏自己的脸蛋子。

刘学和老疙瘩正趴在窗户上，远眺校门外一排酒楼饭店

的霓虹灯，刘学目露凶光，“谁说朱门酒肉臭啊，我不嫌臭，

现在谁要给我 个羊肉串，我就是他的人了！”

贱！”老疙瘩吐了口 串！”唾沫，“要是我，开价至少

我有气无力地站起来，同时吩咐赵赤峰，“你先用酒精

炉烧一锅开水，我到 回隔壁去，说下面条儿就缺俩鸡蛋

来咱们煮鸡蛋吃！”

赵赤峰摇头，“这招儿都用几次了？隔壁现在看鸡蛋看

得比老母鸡还紧呢。”

寝室门咣当一下被踢开，一个肉滚滚的大脑袋晃了进来，

“我代表校党委来看望大家，都死绝了吗？还有没有喘气儿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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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华哥来了！“”这回好了，我们有希望了！”一屋子人都

欣喜地迎上去。

华哥叫李伟华，是大三的前辈，本来我们想 伟尊称他

哥”，他很敏感地谢绝了。华哥兴致好的时候，常给弟兄们讲

述学校的野史秘闻及各届师长的风流韵事，号称我们东大的

荷马。

“多长时间没下馆子啦，嘴里快淡出鸟来！”刘学从华哥

兜里摸出盒烟，自己点上一支，扔给我一支。

“弟兄们都馋坏了，嗷嗷待哺啊，哥哥你看⋯⋯”

我提一个问题，华哥的脸色马上严肃起来， 你们谁还

有钱？咹？”

房间里顿时死一般地沉寂，我们都羞愧地低下头。半晌

老疙瘩脖子一梗，“你们看我干啥，我就剩下 块钱

隔壁张宽要请客都借他了。”

“唔？这太不正常了！张宽让疯狗咬了？”华哥的瞳孔忽

然收缩。

正常 这小子高中的俩女生来了。张宽他瘦驴拉硬

屎，说卖血也要搞好接待工作，把我的 也穿走了，就

是没说请我作陪，哪怕客气客气也⋯⋯”

“靠，这么有价值的信息 就是视而不见！”华哥激动

起来，“你们信息工程都教什么了，真是恨铁不成钢！人家

不请，我们不会自己去吗，难道我们就这么傲慢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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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兄们都是悟性很高的，当时就兴奋起来了，“华哥，

您的意思是，我们找上门去，再装作不期而遇⋯⋯”

“呵呵，换个文学点儿的说法，这就叫邂逅！”

哥儿几个冲出寝室，呼啸而下。沿途受惊的各个房间纷

纷探出脑袋，“出什么大事儿啦？”

点的飞机，肯定能赶上航班！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 ”大家

乐滋滋地回答。

张宽没说在哪儿请客，这难不倒我们，我们当机立断分

成两组，华哥、老大、刘学一组，我和赵赤峰、老疙瘩一组，

出校门分东西两个方向严密排查。

分钟后，我收到刘学报捷的短信，非常简洁，“托福

居， 包房，菜硬，貌美！”

我们扑到托福居的包房，老大和刘学正帮着张宽点菜。

张宽尽量表现得很惊喜，对应邀出席和硬要出席的客人致欢

迎词。鼓掌时我斜眼看去，两位女生还真有几分姿色。

酒过三巡以后，弟兄们开始露出原形。“鱼，我所欲者

也 ”老大夹了一筷子干烧鲭鱼放在嘴里，果然碰上了那位文

学女青年崇拜的目光。老疙瘩与另一位女青年很谈得来，两

人从交换对三好街盗版软件的心得体会开始，顺便交换了彼

此的电话、邮箱、 号⋯⋯这俩小子光顾着自己撒欢儿，完

全忽视了闷头灌酒的张宽，一张脸已经变成了酱茄子色儿

华哥是善解人意的，吃过主食以后就张罗大家走，“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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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再打扰了，你们老同学多聊聊，我们撤，我们撤！”

半个钟头以后，大家正坐在寝室里心满意足地剔牙，张

宽跌跌撞撞地闯进门，明显是喝高了。张宽的眼光从我们的

脸上一一掠过，每个人都感到了一丝寒意。

“我恨你们！”张宽从胸腔里进出一声怒吼。华哥和我赶

紧过来赔着笑打圆场，指着老大和老疙瘩，“过分啦，你们

俩确实有点过分啦。”

“没一个好东西！”张宽转向老疙瘩，“钱，我会还你的，

五百年后我连本带利都还你！我还不上，还有我儿子

老疙瘩大惊失色，此时张宽已经完全失控，盯上了华哥，

“老不正经的，花花肠子最多⋯⋯在自己地盘混不下去了，跑

这里装什么大瓣儿蒜！”

华哥细皮嫩肉的老脸上难得地泛起一阵酡红，勉强自我

解嘲，“冲动是魔鬼，冲动是魔鬼！”

张宽呜呜咽咽地哭开了，“我，我暗恋了整整三年哪，

就是没有机会⋯⋯”

“这里面你爱上哪个啦？大家问。

“两个我都喜欢⋯⋯”

见势不妙，我连忙递了一个眼色给华哥，“华哥，要不

咱们出去遛遛？小弟有点事儿正想请教。”

在张宽不断的咒骂声中，华哥和我蹿出寝室，离开宿舍

楼百米开外方才放缓了脚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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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里大雪覆盖，一片洁白。华哥和我默默无语，走过

冶金馆，走过采矿馆。夜里小北风一刮还真挺冷，我忙把羽

绒服的两个帽子翅系紧 有护翼耶，给你更多的保护！”了。

华哥没话找话。

我满腹心事，没搭理他。两个人顺着自强路，默默地走

到“东大红人”铜像底下。这里号称东大 ，大理石底的

座光滑如镜，从建成之日起，就被涂满了民间创作的各色流

言、抒情诗和污言秽语，学生处和校工多次联合清剿均无法

将其扑灭。某天有位高人在此富有启发性地留下一段帖子：

“谁能告诉我，东大最性感的美妞是谁，最犯贱的傻狗又是

谁？”后面是一溜跟帖，用各种笔迹给出了答案，而且名单还

有无限延长的趋势。最下面是一行白粉笔字，“胡涂乱

写 可耻！”

我在台阶上站定了，低着头，吐出一句话：“华哥，我

想我有可能是恋爱了。”

华哥眉头一皱，翻了我两眼，“美女？

“也不算漂亮，不过，肯定不丑。

“才女？”

“不是那种小精灵似的，看样子倒不笨。”

华哥盯着我，“王小旗，你确定自己是动了真格儿了？”

“这个，”我合计了一会儿，“反正在班里我第一次见到

这女孩，就像挨了雷劈似的，心脏马上绞痛，胃也开始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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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我就想，王小旗，你完蛋了，这就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

终身伴侣啊。”

“还有，”我不好意思地压低声音，“我经常会梦见她，

而且，梦还是有颜色的。”

“黄色？”华哥当即想到邪道上去了。

“不是不是，我是说我做其他梦都是黑白的，有她的梦却

都是五彩缤纷的⋯⋯”

“够了，”华哥面无表情地打断我“，你跟我来。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走进逸夫楼最东边的阶梯教室。华哥

指着后排一张桌子，“大一的时候我就用这张桌子。”

我定睛一看，桌子的右上角深深地刻了一个“早”字，

笔画粗胖，倒像是华哥的真迹。我不禁肃然起敬，“您这是

向鲁迅先生⋯⋯”

“不！”华哥仿佛陷入沉思，“当初我也曾喜欢上一个女

孩，犹犹豫豫地下手晚了，以致成了我终生的遗憾，我这是

警示自己，泡妞也须趁早！”

“华哥！”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走出逸夫楼的时候，华哥回过头问我，“那女孩叫什么

名字？”

“李蓝，李是李清照的李，蓝是蓝色生死恋的蓝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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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疙瘩很早就超越了人机对话的阶段，直接进入人机对

骂的最高境界。凡是他觉得用 ＃语言跟电脑说不明白的时

候，一连串儿恶毒的咒骂劈头盖脸就倾泻过去。

“你个熊蛋！娘西皮！妈拉个巴子 ！怎！王八羔子！

么又是

有时候急眼了老疙瘩还动手，拳脚交加的，光键盘就摔

零碎好几回，也成了耗材了。

刘学凑过去，“老疙瘩，积点口德吧，小心你那机子真有

了智能，哪天漏电电死你！”计算机专业的臭毛病多，包括主

机机箱总是特意裸露着，各色插板线头让人看着就头皮发麻。

我们这个寝室人员构成贼拉复杂，五兄弟闻道有先后，

术业有专攻。老疙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，赵赤峰学政治，

刘学是法律，老大和我是新闻学。在我们寝室搞几天调研，

回去就能写一篇《东大社会各阶级分析》⋯⋯因为出了个新

贵郭某 九州数码的总裁，加上老贵刘某某和东硬集团，

东大学挨踢的都牛上了天，好像东大光只是他们的母校，对

我们就是继母！

还有人编笑话刺激我们，说领导在大会上讲话，“这次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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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全校师生都很努力，上至信息学院，下至文法学院

⋯⋯”，靠，下至都出来了，还“秋分”呢，身在理工院校不

幸学的却是文法，这种矮了八辈儿的痛苦，外人很难理解。

东大有十几个学院，名字改来改去，其实都还是老瓤子。

像材冶学院、机械工程学院，现在是过气了，好歹人家历史

上曾红过。像工商管、外院，都和文法差不多德性，没有过

去，更没有未来，现在就是东大的第三世界。说是发展中国

家，可没人相信你还能有什么发展，我们自己都不信。

华哥在外语学院，他的专业就有点黑色幽默了 外贸

俄语，基本上濒临灭绝。华哥这样解释他的选择，一是他外

祖母的父亲可能是白俄贵族，他身上流着八分之一的俄罗斯

血统。二是他多少有点大舌头，极其适合俄语的发音特点。

华哥真是义薄云天！这几日痔疮犯了，流了很多血，还

不忘关心我的个人问题。华哥忍着剧痛，一拐一拐地领我到

学生处大花名册上过筛子，终于查出来一个李蓝高中的同班

同学。这小子是体育特招生，肌肉发达满脸粉刺，喝着我买

的啤酒还一脸的不耐烦， 李蓝，有点印象，挺白净的，她

父母可能都是搞艺术的。那姑娘挺老实，那时我们都没怎么

注意她。”

据粉刺说，当时班里稍有姿色的女生都有主儿了，还有

被外班拐跑的，像李蓝这样剩下的还真不多。

靠！这帮人都是什么眼光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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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谈过恋爱，这就比较麻烦！”华哥帮我作分析，“少

女情怀总是诗嘛，通常说少女情窦初开，潜意识里对未来男

友总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框框，如果遇到一个人恰好大部分能

进到这个框里，那成功率就非常之高了。现在，李蓝没谈过

恋爱，参考不出她喜欢的是哪种类型，要猛男还是要才子？

要忧郁的还是要阳光的？没办法按方抓药了，不过搞浪漫点

儿总不会出错吧。”

一边说着，华哥满腹狐疑地瞧了瞧我，“你小子不会也

是这个这个初涉爱河吧？”

“什么话！”我斩钉截铁地驳回，“兄弟从前的情感生活，

那还是颇为凌乱的！”

其实我是在吹牛。尽管我发育得还算早，曾偷偷喜欢过

历任女同桌，可惜都是叶公好龙。高二的时候，眉来眼去大

半年，才冒死给班上的文艺委员写了封情书，文中使用了大

量排比和对仗。不料这小蹄子忒狠毒，竟给贴到学校的阅报

栏里，还用红笔修改了错别字，对精彩段落作了批注。本来

感觉她对我也有点儿意思，事实证明那完全是幻觉。

此事成为母校年度头条娱乐新闻，轰动一时。与之并列

入选的是，某女和某男感情破裂，本来无可厚非。可某男万

不该当众将某女手织的围巾退还，某女感觉受辱，在众女生

的支持下将某男馈赠的一串风铃高悬于男厕所门上，并附简

短文字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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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以后我一蹶不振，直到踏入东大，仍然保持着小男孩

的纯真无邪。最初，我怕受经历丰富的同学歧视，后来发现

东大有很多人仍然是一张白纸，尤其学理工的，开窍儿都晚。

赵赤峰比我还纯洁，说话都不带脏字。一次赵赤峰右手

中指烫伤，校医用白纱布给缠上了。这位仁兄逢人便展示伤

情，高高竖起中指，挨了 多臭骂了才算明白怎么回事。

还是华哥点拨我，要注意团结李蓝身边的女孩子，多少

人搞对象的时候忽视了争取丈母娘小姨子，最后都追悔莫及。

我划了个范围，把重点放在李蓝同寝室的姐妹上。

献媚是有学问的，在食堂排队碰上当然要躬身请姐妹们

先，在超市结账碰上尽量顺手代付。要讲究巧妙、隐蔽，比

如姐妹们做了个新发型，直接说真好看那就俗了，表示惊讶

即可⋯⋯马屁上没有手掌的痕迹，而我已拍过！

还要能脱口而出俏皮话，老子庄子海子樱桃小丸子都得

熟悉。我注意把握的原则是：态度殷勤而不失身份，赞美真

诚而适度夸张，展示才华而绝不卖弄。

反正只要李蓝不在场我就很放松，态度也从容了，思维

也跳跃了，举止也潇洒了。只求姐妹们对我有一句半句好评

能传到李蓝的耳朵里，为将来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。

对身边的哥儿们，我表现得就比较赤裸裸，一般直接说

“我们家李蓝以后多照顾点儿啊”，或者念叨 ，蓝妹这两天好

像又瘦了”。我的打法是先把舆论造出去，就好像老虎在自己



第 11 页

的领地周围撒上尿，对其他人的觊觎之心起到一个预防作用。

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应该说收效不大，问题不少。李

蓝好像还是毫无知觉，平时在班里既不多看我一眼也不少看

我一眼。看来是信息传播通道出现了问题，没能送达有效受

众，也就不可能有反馈。

哥儿 你神经病啊！”可们的反应倒正常，顶多说一句，

怕的是，李蓝的姐妹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了，尤其唐美，一

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总对我瞄来瞄去的，没准现在我提出约会

她都能答应。看来我的表演是有点过了，赶紧得往回收。

华哥说，“王小旗，你现在的司马昭之心，是行人和过

往车辆都知道了，就是当事人不知道！”

我咬着牙发狠， 走着瞧！将来，我有了儿子，名字一

定叫王青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都不懂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！”

人要是走运真是挡都挡不住。你快走两步，就追上运气

了；你慢走两步，运气就追上你了；你走得不紧不慢吧，一

扭头，运气正和你并肩而行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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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该兄弟我要露一下这张俊脸。那天的大课本来我是要

逃的，赶上寝室停电，就想去教室散散心也好。进门后吓了

一跳，系主任也在。老爷子正讲到新闻专业最要紧的就是笔

杆子。“多读不如多写，学校就是要创造更多的实战机会，

锻炼同学们的实际动笔能力。

“下面我们就开始新闻系的首届现场写作比赛，本次大赛

东 元人民币，就叫阿尔法杯，”老爷硬集团慷慨赞助了

子有点得意，“呵呵，这次军事演习，事先我谁也没告诉！”

题目发下来了，《生活》和《东大，我要对您说》，两个

任选其一。题目够老套的，但还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。比较

之下，前者显得没那么恶心，我开始认真构思，一扭头，老

大在座位上显得很激动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。老大什么都好，

就是名利心太重。

我先在草纸上大致勾画出提纲，我准备直接从网络时代

给生活带来的巨变谈起，再倒叙对比今昔生活的变迁，最后

引出对生活真谛的思考。等基本做到心中有数之后，正式开

始在卷子上创作。

天有不 网”测风云，我刚刚提笔写了一个遒劲有力的

字，小腹突感一阵绞痛，而且感觉还在继续向下延伸。坏了，

肯定是昨天刘学搞的生黄瓜蘸酱吃多了，不应该啊，虽然没

洗可我都在袖子上擦啦。我试图坚持完成作品，可身体实在

不允许，有现场直播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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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暂地权衡利弊之后，我果断地交了卷子，以刘翔的速

度冲进男厕所，时间刚刚好，接下来的过程就很享受了。

下午回到寝室，老大显得踌躇满志，说他已经做好了获

奖的心理准备，他选的题目当然是《东大，我要对您说》，

“抒情很真挚、很深沉！”

天之后，公布大赛结果，我，竟然荣获冠军，并获奖

金 元！

老大落选，破口大骂评委“有眼无珠，草菅人命”。等到

卷子和评语一起公布出来，老大不吱声了，连我都傻了。评

语说，“该文虽然只短短一个字，意蕴深远，思想深刻，精

炼传神，视角独特，一个网字，既能表达出网络已成为一些

青年人生活的全部，又可理解为面对复杂的现实、情感生活，

犹如重重罗网，要自强不息，寻找出路⋯⋯如此等等，几乎

可以涵盖生活的每个层面！”

“高山流水，知音难觅啊！”我一时惊喜交集，转向老大，

“看来你拍马屁的功夫还是不到家，马屁要拍好，不单需要激

情，更需要技巧！”

几天来我都沉浸在喜悦中，下午，突然接到刘学短信，

“青鸟酒吧，薄酒祝贺！”

都是自家兄弟，太客气了吧。我兴冲冲赶到南门外的青

鸟酒吧，这两个字通常我们都读作青鸟（ ，招待贵宾才

敢进这儿来。兄弟们早来了，赵赤峰是一小瓶科罗娜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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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人一杯龙舌兰，这酒贼冲，号称墨西哥二锅头。

老大笑吟吟地拿过一个盒子，“拆开，拆开看看！”没想

到还有惊喜，我打开盒子一看，是一双安踏的跑步鞋，尽管

样子贼土，但我还刚好用得上。

“难得兄弟们费心了！”我心头一热，突然看到赵赤峰的

眼光有点躲闪，顿时升起了一个不祥的预感。顺着赵赤峰的

目光往下瞧，这几个损贼每人脚上都是一双安踏跑步鞋，崭

新的！

“难道，莫非，你们竟然⋯⋯”

刘学过来，大力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对，奖金已经发下

来了，我们已经替你领了，哥儿几个跑了一中午给你选的礼

物，我们顺便每人蹭了一双，这也是为了今后寝室集体活动

可以统一着装，树立形象！”

“这群畜生啊！”我痛心疾首，太反常了，这回东大的办

公效率怎么高起来了，“这钱来得容易吗？看上去就一个字，

可背后有多少智力消耗你们懂吗？这钱我本来是要捐给失学

儿童的，没想到叫你们这群土鳖给祸害了！”

刘学还不乐意了， 别学张宽那么小肚鸡肠啊，告诉你，

这些酒可是兄弟们自己集资的。再说了，本来还给你剩了四

百多呢，替你捐了不就完了！”

我倒！

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成功让我深受鼓舞，认定自己属于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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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思维，创作上也应该另辟蹊径。

本次阶段考试，作文题目是写人状物叙事均可，限定

字以上。我一看时间反正也不够用了，当即故伎重演。

我写的是物，就是 字描写老疙瘩那台破收音机。我用

了收音机的外观，接着就打开了收音机。

“里面发出一连串的咝咝、嗡嗡、吱吱、噼噼、啪啪声，

然后是一阵地心岩浆涌动喷发的爆裂声，最后有了断续的男

女莫辨的人声：

“⋯⋯在巴格达⋯⋯桥附近，日本籍男⋯⋯人质⋯⋯手持

⋯与穆斯林长老会 多名蒙面武装商讨⋯⋯绑架了

分子⋯⋯日本国外交⋯⋯晚召开新闻发布⋯ 要⋯录影带⋯⋯

求⋯⋯该组织⋯ 小时内必须⋯⋯处死人质！⋯⋯斩首！

⋯⋯日本政⋯⋯乐于见到⋯⋯努力⋯⋯劫持和爆炸⋯⋯拒绝

⋯⋯人质安全释放⋯⋯和其他解救措施⋯⋯

“⋯⋯收音机又坚持吱嘎一阵之后，再次归于死寂，人质

的命运如何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了！”

这则新闻是 的我在课桌上的旧报纸里随机摘抄的，大量

标点符号被我用来充抵字数。时间紧迫，顾不上人质的死活

和对原文造成的重大曲解。完稿后一数，不多不少 个字，

大吉大利！

可能是慑于我一字千金的光环，这篇文章仍被作为范文

之一在系里展示，稍觉遗憾的是老师不肯再写评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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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眼看到李蓝和另一个女生正在展板前读我的文章，心

跳立即加速，我两步凑过去，全身的血直往脑袋上涌，只意

识到鼻子里嗅见一丝淡淡的，洗发水的清香。

李蓝向我转过头，“上一次那个网，还可以说你有些机

智，这次就纯粹是投机取巧了！”

“对！对！！我头点得像鸡啄米，最起码李蓝开始关注我

了，而且不能说她的话里面没有褒奖的意思。

走的时候，李蓝对我笑了一下。她笑的时候，鼻子先皱

起来，然后笑容从嘴角开始，一点点一点点地漾开。

赵赤峰在寝室里一直落落寡合。

首先他并不是内蒙人，而是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人，

据说重庆从四川分出去的第二天，码头上就打出巨幅标语：

欢迎四川人民到重庆来！赵赤峰及其家人一直认为，东北除

了盛产酸菜和笑星，基本上还是不毛之地。我们班倒真有一

个内蒙人叫巴图，他最打怵写家信。因为信封上“内蒙古自

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哈音布日都淖尔

草场⋯⋯”光收信地址就好几行。

更主要的是，赵赤峰瞧不起东大。他高考成绩失常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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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。赵赤峰说记忆中自己并没有个北大“漏 填东大政治系这

个志愿，不知道是怎么到这来的。赵赤峰眼里，北大是梦中

情人，完美无瑕高不可攀；东大则是情敌，俗不可耐死不足惜！

刘学不胜其烦，“一个破北大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想当初

第二次直奉大战，要是张老帅打得再好一点，占住北京城，

张少帅早把北大合并成东大分校了！

“再说，一个真正的老爷儿们，不能总想着跟学校沾光，

得让学校跟着我牛逼！”

刘学的话完全不切实际，赵赤峰还是忍不住絮絮叨叨的。

直到刘学实在忍不下去，找把老虎钳子，嘎巴嘎巴，把赵赤

峰的校徽掐头去尾， 掉前面和后面的“学 字，就剩下

“北大”扔给赵赤峰。

除了赵赤峰，我们几个能考上东大，那已经是祖坟上青

烟滚滚了，我都没好意思说当初我爸摆了几桌的酒席。所以

我们都像从监狱里放出来似的尽情狂欢，短期内是不可能再

用功了。只有赵赤峰还保持着高考前的节奏，不仅不逃课，

还上晚自习，还去图书馆！赵赤峰从内心应该说还是希望和

我们搞好关系的，只是实在没法把我们当作同路人。

赵赤峰最看不上刘学。其实刘学真该改名叫刘不学，除

了不看书，他根本就不上课，甚至拒绝参加各科考试。如果

能在补考中腐蚀师长过了最好，过不了就挂着。刘学说他研

究过东大的学籍管理办法，学生降级必须本人提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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